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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物
洪石榴：三十岁左右 铁石岭村妇女
铁 锁：五岁 洪石榴的儿子
柴明远 三十岁左右 打工者
林志伟 四十岁左右 洪石榴的邻居，表哥
林 嫂 三十多岁 林志伟的妻子 洪石榴表嫂
章为民 三十岁左右 处理郝强案的交警
柳子青 二十多岁 章为民的助手
老 姜 四十多岁 铁石岭村民
大风雨袭击了铁石岭村。
一道闪电亮起，夜空被撕裂。接着，就是震耳欲聋的雷声。
大树剧烈摇晃，暴雨倾盆落下。
大雨顺着洪石榴家的房檐瀑布般地流下来。
小菜园子里的垅沟很快就充满了雨水，大雨把水面砸出一个个小坑。
村南有一片塑料大棚，肆虐的大风吹得大棚的薄膜好像汹涌起伏的波涛。
大雨浇在塑料薄膜上发出鼓点般的响声。
铁石岭村郝强家，夜
洪石榴搂着五岁的儿子铁锁睡觉。铁锁枕着妈妈的胳膊睡着了。
挂在屋顶的灯熄着，不时亮起的闪电把屋子照亮。炕头有一床铺好的被褥，显然是男主人不在家。
又一个炸雷在屋项上滚过，铁锁被惊醒，哇地一声哭了。
洪石榴拍着儿子，哄他：好儿子不怕不怕，睡觉。睡吧睡吧，妈妈在这……
洪石榴拍着孩子，耳朵却留心着外面的声音。儿子又睡着了。
院子里的狗狂吠起来。
洪石榴隐隐地听到房后公路上一阵卡车驶来的声音。
洪石榴家邻居林志伟家 夜
惊雷把林志伟惊醒，他爬起来，到窗户前撩起窗帘，朝外看着。
他的妻子也被雷声惊醒，坐了起来：咋下这么大雨呀！
林志伟还在朝外看着：这么大的雨，大棚还不得揭盖呀？你给郝强家打个电话，我们俩出去看看。
林嫂抓过身边的电话。
房后路上，又一辆大卡车呼啸而来。
院里，大黑狗从狗窝里出来，跑到院门前，冲外面狂叫。
郝强家院里，大黑狗跳着叫着，试图跳过院门，可是院门太高，它无法越过。
屋里，洪石榴家的电话响了，她接听，说：郝强也没回来呀，都急死我了。等他回来再说吧，孩子睡不踏实我也出不去。行，行。
她放下电话。
街道上，一辆大卡车驶了过去，车轮溅起水花向两侧飞去。
洪石榴扭头看去，后窗帘有道灯光一闪而过，车声远去。
她有些失望，放下电话。
她听到了大黑狗不安的叫声，现出疑惑的神情。
她见儿子睡了，把胳膊从儿子脖子下抽出来，坐起来听着，看着蒙着窗帘的北窗户。
院外，车声远了，狗仍在低吠着。间或，她听见外屋还有嘀哒嘀哒的漏雨声。
洪石榴睡不着觉，拉亮电灯，下地来到外屋。借着里屋灯光，看见外屋漏雨了。她从锅台上拿过搪瓷盆放在漏雨的地方，雨滴落到盆里，那声音便格外清脆。
她摘下房门挂钩，把屋门推开一条缝。
大黑狗鸣咽着跑过来，浑身湿渌渌的。
洪石榴：咋的了，半夜三更的叫什么？
大黑狗鸣咽着看着她，洪石榴说：进来吧。
大黑狗进屋来，看着她仍自鸣咽个不停。
她朝外看一眼。
树在晃，雨在下，雷声不断。
大风掀开一座大棚的一角，迅速地将大棚撕开，那条白色的薄膜好像一张旗帜在风中飘摇。
县城医院，夜。
一个人抱着一位受伤的人，用肩膀撞开医院的门，进去。
他急切地问：抢救室在哪？
门口值班的人告诉他：一直往里。
他抱着受伤的人往里边跑去。
他看见了外科急救室，推开门。
外科急救室里，夜。
一个医生正用针缝和一个人下巴上的伤口，女护士擦拭着受伤人鼻子里流出来的血。旁边站着受伤者的家属，抢救室显得乱一些。
那个人进来，看见里边有一张空床，就把抱着的人放到空床上，焦急地说：大夫快救人。
费医生抬眼看了他一眼，问：怎么了？
那个人一直面对着镜头，他说：他的车翻了……
费医生忙着处理受伤者也顾不上看他一眼，问：你撞的？
那个人辩解地说：不，不是，是让我碰上了。哦，不是我的车碰了他的车，而是我看见他的车出了事故。
费医生处理过那个人，走过来扒开受伤司机的眼皮，
女护士上前摸摸伤者的脉搏说：费大夫，脉搏非常微弱。
费医生说：失血过多，马上化验血型给他输血。
女护士动作迅速地采血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村里，洪石榴家。她熄了灯，躺下，努力地睡着，渐渐地，她睡着了。
郝强驾驶农用车向她驶来，胳膊从车窗里伸出来，向她招手说：石榴我走了，我走了。
洪石榴：快点回来。
洪石榴睁开睡眼，是梦……
她有些不安，侧起身子朝北窗看着……
外屋的水滴落在水里的声音，嘀嗒嘀哒，顽强而有节奏。
第二天是一个大晴的天，蓝天，白云。
大树宁静地立在村前，屋后。
洪石榴推开屋门，把接满雨水的盆端出去。大黑狗随着她出去。她看着外面，世界仿佛被大水清洗了一遍。
小菜园子几乎被水淹没。
院里有一处停车场，空空的，车没回来。她把水泼掉。
邻居林嫂匆匆走过来，说：石榴，郝强回来没有？
洪石榴焦急地：没有啊！
林嫂：你快去看看你家大棚吧，都叫大风刮揭盖了。我家的也都揭了盖了，这大风吓死人了。
洪石榴急忙进屋，换上一双雨靴，跟林嫂朝村南跑去，大黑狗要跟着，她说：在家看家。
狗就停下了。
大棚一片狼藉。塑料薄膜东一条西一条，棚顶完全被掀开。
洪石榴走进鲜花大棚。
洪石榴傻了似的呆呆地看着，泪水流下来。
一大片含苞待放的鲜花，已经瘫倒在地，只有墙角的花还立着……
表哥林志伟也进来了，看了一会儿，说：郝强呢，还没回来？
洪石榴担心地说：没有。
林志伟：准是叫大雨隔哪儿了。这大雨下的，吓人！
洪石榴：隔那儿也该回来了。
林嫂：等郝强回来商量一下咋办吧。
洪石榴：能咋办？这大棚早就该收拾了，他一直腾着。
交通警察柳子青掀起盖在死者身上的白单子看看，又将白单子盖好。
他掏出一颗香烟递给费大夫，又为他打着火，问：什么样一个人？
女护士把死者的身份证递给柳子青，说：铁石岭村的郝强。
柳子青：我是说那个溜掉的人。
费大夫抽着烟：当时,我们当时忙着救人，哪还顾得上看他长什么样子。
女护士：中等个子，挺长的头发，长挂脸。
章为民：费大夫你遇到这种事也不是一件二件了，哪能让他走了呢。
费大夫：你啥意思？按你这说法我成了同案犯了。他说他去交押金，出去了就没回来。等了半天也不见，出去找的时候，已经没影了。
章为民：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你想个什么办法把他拖住。
柳子青岔开话题，问费大夫：你能肯定他不是撞车的司机？
费大夫：我哪敢肯定，他说他不是，是路上遇到了送来抢救的。
女护士：他还给他输了200cc血呢。
章为民：不是他撞的他跑啥？
费大夫：肯定是怕受牵连呗，这年头救人的被当成撞人的还少呀？
柳子青：他叫什么名字？
费大夫：我没问。
章为民：你怎么没问问？
费大夫不满地看他一眼，说：对不起，我向你们报了案就已经尽了一个公民的义务。
柳子青：你还知道什么情况？
费大夫摊了摊手。
铁石岭村。日。
洪石榴在家里打电话：是鲜花批发的高经理吗，我是郝强家的，郝强什么时候离开的……不对呀！……你要是接到什么信儿告诉我一声，谢谢你高经理。
她失望地放下电话。
洪石榴穿上胶靴出去，拿铁锨去园子挖沟排水。
她不时地留心着公路过往的车辆。
公路边上是排水沟，铁锁和几个孩子在玩放船。
纸迭的船、木板做的塑料的船在水沟里竞相游动，有的还安了胶皮绳的动力。
孩子玩得十分开心：
那是我的船，
那是我的，
我的在前边，到站喽……
山里肇事现场，日
交通警察在勘察现场。公路旁边，停着一辆交通清障车。
山谷下，散落着被风雨摧残的鲜花。一辆农用车翻倒着，交警章为民从肇事车被撞处取下一块漆来，装在小塑料袋里。
章为民：我喊预备齐大家就使劲推！
众人：好！
章为民：预备齐！
大家一齐使劲，把翻个的农用车翻转过来，一人给车挂上牵引绳。
警察柳子青站在高处用数码相机拍摄着肇事现场的环境。
环境呈现在显示画面内，柳子青按动快门。
章为民朝清障车摆手。
清障车的司机拉操纵杆，绞盘转动，农用车渐渐地被拖上来。
柳子青走到章为民面前，看着拖上来的肇事车。
章为民仔细地看着农用车掉漆的地方，对搭档柳子青说：这好像有车撞了它……
柳子青：不是翻落时在石头上蹭出来的？
章为民看着，思考着：不像……
电视画面：警察把山下的农用车拖上来。
播音员的声音：……发生车祸的是辆农用车，司机被人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。肇事司机逃逸。案件正在调查之中。
这是在铁石岭村洪石榴家。她正和儿子吃中午饭，桌上摆着三套碗筷。
开始她没看电视，听到发生车祸的是农用车，连忙看电视屏幕，顿时呆住。
播音员的声音：另据报道，县人民医院于9日晚收治一位发生车祸的司机。这位受了重伤的司机被一位好心的过路司机发现并送到医院。受伤司机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。据警方调查证实，这位死去的司机就是刚才提到的这起车祸的受害者。
洪石榴一把将儿子揽到怀里，惊恐的眼睛盯着电视机。
铁锁：妈，我爹咋还不回来……
县城交通中队，两位交警柳子青和章为民在接待洪石榴。
洪石榴询问的看着交警。
柳子青：车肇事刚好下大雨，什么痕迹都没留下。另外，现在没找到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证明是哪辆车撞了郝强的车。
洪石榴：没留下痕迹不等于没有痕迹，就看你们能不能找到。电视上不是说有个人把他送到医院吗？这个送郝强的人，是不是撞车的人？你们为什么不找到他？
章为民：我们一直在找，目前还没找到这个人。这人把郝强送到医院，给他输了血就走了。据抢救的医生说，这个人不是撞车的人。
洪石榴：他说你们就信啊？
柳子青耐心地说：话不能这么说，谁说我们都得听，说不定哪句话就可能为破案提供线索。
章为民：我们只相信证据。
洪石榴意识到自己不够冷静，说：对不起，我太不冷静了。
沈子青：没关系，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。
洪石榴：求求你们了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求你们快点破案了。
章为民：我们也着急找破案线索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寻找证据的。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。
县人民医院，外科疹室，门外的长椅子上坐着几个等候就医的患者。
诊室内。费医生对坐在面前的洪石榴说：你不是找过交警嘛，我知道的都跟他们说了。你，没有别的事，我要接待患者了。后面有人排队呢。
洪石榴：大夫，那个送他到医院的人是不是撞车的人？
费医生：这个我怎么知道？他说他是碰巧碰上的就把他送到医院来了。不过我看他是个好心人，他还为你丈夫输了血呢。
洪石榴问：好心人，做了好事为什么又走了？
费医生：为什么？也许是怕受到怀疑吧。要是被怀疑上，他就脱不了身了。好心得不到好报，又搭工夫又搭钱，你说冤不冤啊？现在，做点好事也不容易!
洪石榴觉得医生说得有道理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
铁石岭村，洪石榴抱着骨灰盒进了院子，后边跟着儿子铁锁。
站在自家门前的林嫂，看见洪石榴抱着蒙着红布的小盒子回来，关心地跟过来，同情地说：石榴。
洪石榴站住，泪涌满面，叫了一声：嫂子……
看家的黑狗仿佛知道了男主人的噩耗，鸣咽着扑过来。
洪石榴家，蒙着红布的骨灰盒放在柜子上，陪伴着他的有供果，还有一束插在罐头瓶子里的菊花。
洪石榴还在哭着。
铁锁：妈妈，别哭了，我给你报仇。
洪石榴哭得更厉害了。
铁锁紧紧地依偎在妈妈身边。
左邻右舍的大嫂大姐听说之后，也都过来劝解着。
林嫂说：石榴，你别太伤心了，再伤心人也没了，你和孩子还得过日子。盯
住交警，快点找到那个人。
大黑狗在屋里低声地呜咽着，也在为失去主人而悲伤。忽然，大黑狗跑出去。听到狗的狂吠声。铁锁也跑出去。
屋外，大黑狗冲着一个中年男人狂吠，吓得男人不敢进屋。
铁锁跑出去，说：大黑！
狗不叫了却盯着男人，铁锁上前抱住大黑狗，中年男人才走进来。
洪石榴看见中年男人进来，擦擦眼睛，说：老姜……
老姜说：郝强的事，我都听说了……
他掏出一个里边装着钱的信封来，又说：你，一个妇人带个孩子过日子不容易！以后有什么事和我说一声。
洪石榴站起把钱推过去，说：谢谢你了，钱我不能收。
洪石榴的塑料大棚里，林嫂帮助洪石榴收拾被大风雨摧毁的大棚。
林嫂：不管咋说日子还得过下去。这么大的棚子你一个人能侍候过来吗？
洪石榴：嫂子我明白你的意思。
林嫂警觉在看她一眼，说：你明白啥？你别听拧了我意思。你有难处我和你哥肯定不会看笑话，有多大能力帮多大忙。
洪石榴：我没听拧。现在找个合适的人也不易。人家都进城打工，谁到乡下打工呢。
老姜进来了，看见林嫂也在这，有些尴尬地说：林嫂子你怎么在这？
林嫂：我？你来干什么？
老姜：我寻思石榴家不是缺人手吗，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啥的，乡里乡亲的不能看热闹呀。
洪石榴冷淡地：谢谢你，表嫂帮我干完了。
老姜有些尴尬地说：那我就走了。以后，你要是有事就说。
他走了。
大黑狗又叫了。
林志伟领着一个男人进来，冲着菜园子里的洪石榴说：石榴，人来了。
正在院子里摘菜的洪石榴站起身子，对大黑狗说：大黑，别叫。
大黑狗不叫了，警惕地看着陌生人。
洪石榴出来打量着表哥领来的人。他中等个子，相貌和衣着也都极普通，头发是新理过的。手里拎着一个大编织袋，里边大约是行李之类吧。
林志伟：他叫柴明远，黑龙江人。
柴明远看着这家的房子。这是座简易红砖房，黄泥代替的水泥，墙面的砖缝已经被风雨吹去，露出深沟。
洪石榴打量了一眼，说：进屋吧。
他们就进了屋子，柴明远把编织袋放在门口。
屋里迎门的墙上，挂着郝强的遗像。柜子上放着香炉。柴明远看一眼墙上郝强的遗像，鞠了三个躬。
洪石榴有些感动，说：坐吧。
她给柴明远倒一杯开水放到炕沿上。表哥和柴明远坐了下来。
林志伟：他老婆叫车撞了在家躺着，治伤欠了不少债。他出来挣钱还债。以前在桥头镇砖瓦厂干过，砖瓦厂不是停工了嘛，正找活干呢。
洪石榴同情地看他一眼说：现在的车祸咋这么多。你家里的伤得重吗？
柴明远心情沉重地说：重，昏迷一个多月才醒过来。吃喝拉撒都得让人侍候。
洪石榴说：那你出来能行吗？
柴明远：不出来挣钱饥荒都把人压死。没办法。我妈替我照顾她呢。
林志伟：石榴你看行不行？
洪石榴继续问柴明远：急着想挣钱咋不到城里去，我这工钱可不多呀。
柴明远：城里我也去过，挣的倒是比这多一点，可找工作的人比工作还多，大学生都在找工作。我宁可少挣一点，多干些日子就出来了。我就是不想闲着。
铁锁回来了，站在门口打量着陌生人，然后到妈妈身边拉住妈妈的手。
洪石榴说：我儿子铁锁。
铁锁没吭声。
柴明远：几岁了铁锁？
铁锁：五岁。
铁锁说完跑了。
洪石榴：表哥你看他行就在这干吧。
公路从大棚旁边经过。靠着路边的大棚这一头，有间小屋子，不是塑料薄膜的顶，所以没被大风吹坏。
洪石榴掀开一块红色胶皮，露出一把锁头，打开，领着柴明远进了小屋子。
儿子一直在后边跟着。
一铺小炕，是用于守夜看棚的。屋里没有多余的摆设，只在墙上贴着一些大
棚养花的宣传画。
洪石榴：你就住这吧，吃的喝的给你送来。
柴明远嗯了一声，把编织袋拉链拉开，拿出里边的薄被褥铺在小炕上，拿出牙具放在窗台上。
洪石榴：屋子阴天有点潮，开窗户通通风就好了。你没带换洗衣裳吗？
柴明远把玻璃窗户推开说：衣裳在一个包里，换车时让人给偷去了。
他从编织袋里拿出一支箫来，放在一边。
铁锁好奇地问：这是什么？
柴明远：箫。
铁锁感兴趣地去拿，还吹了一下，没吹出声音。
洪石榴：铁锁别动别人的东西，听话。
铁锁把竹箫放在小炕上。
柴明远：没事。
他拿过箫，为他做着示范，吹出一个调来，然后要把竹箫给铁锁。
铁锁看看妈妈，洪石榴把他领走了。
洪石榴出去的时候，把钥匙放在窗台上了。
大棚里，柴明远把殘花败枝拔下来，够一抱的时候，抱到大棚外边空地上放好。他不是堆成一堆而是摊开着放，让太阳晒着。
大棚里的地还没干，他凉鞋鞋底不一会就沾了厚厚一层，又重又不方便。他抬脚甩鞋上的泥巴，却把鞋子也甩了出去。他索性脱了另只鞋，光着脚干活。
他正在拔花枝，听到外边有汽车的声音，出来看。
洪石榴：怎么光上脚了，别扎着。
柴明远：不能。
洪石榴：一会儿我表哥去县城买薄膜和木料，你也跟去吧。
柴明远：去县城？
洪石榴：嗯，县城。我也得买点好收拾大棚。
柴明远若有所思地到河沟边洗了脚，洗鞋，穿上。
旁边的公路边，林志伟吸着烟坐在驾驶室里等着。
柴明远走到车边叫了一声：林哥。
林志伟：咋样？活不累吧？
柴明远：不累。
林志伟：唉，好好一个家，愣让一个车祸毁了。
柴明远没答话，蹬着车轮上到车厢里，倚着车厢板坐下来。
洪石榴领着铁锁上了车，坐进驾驶室，林志伟驾车出发了。
洪石榴对林志伟说：这个人还行，挺勤快，活也干得挺细。
林志伟：只要你满意就行。
农用车驶进县城。
车里，洪石榴说：哥，在交警中队停一下，我下去问问案子办咋样了。
林志伟：还等你吗？
洪石榴：不用，你直接到农资公司，我问了案子和铁锁上百货大楼。我们到农资公司找你行吧。
林志伟：行。
车上，柴明远看见车在县交通中队前停下，他下意识在把头扭向一边。
洪石榴领着儿子下车，进入交警中队房门。
车又前行了。
县交警中队里，洪石榴坐在一位交警面前。一位交警说：大嫂，主管你那起逃逸案的二位出去调查了。
洪石榴：查咋样了。
交警：还没线索。你放心，我们对每一起肇事案都精心调查，案子早一天晚一天总是要破的。你也不用总来问，有什么结果我们会通知家属的。
洪石榴：我是进城有事，顺便来问问案子……
交警：家里生活都安排好了吧？
洪石榴：嗨，能咋安排？人没了，日子还得过下去。我表哥替我雇了一个人帮干点活。
交警：是一个什么人？
洪石榴：也是家里遇车祸的，出来打工挣钱好回去给老婆治伤还债。
县城的农用物资公司门前，日。
柴明远扛着成捆的薄膜往停在门前的农用车装。
林志伟：装完车你还到县城里逛逛吗？
柴明远：有啥逛的，装完就回去吧。
不远处有交警走动，柴明远瞥他一眼，放下薄膜进屋。
县城百货楼门前，洪石榴买了一支冰糕给铁锁。
铁锁吃着，母子走进大楼。
公路上 日
林志伟的车开过来。洪石榴和儿子坐在驾驶室里，柴明远坐在车顶的塑料薄膜上面，旁边还放着一些杯口粗的木杆子。
车里，洪石榴：办郝强案的两个警察都出去调查了。
林志伟：是查郝强的案子吗？
洪石榴：是吧。
林志伟：可得盯紧点。现在交通肇事案特别多，你不盯紧，他们一接新案就把老案压下了。
洪石榴：嗯。那位交警说得挺好的，他们说对每一个肇事案都精心调查。
过了一处弯道，洪石榴看见路下面散落着枯黄的花。
洪石榴：就是这。
林志伟把车停下来。二人分头从车两边下车。柴明远也从车上跳下来。
他们站在路边看着，路边有草丛倒伏的痕迹，有的小树也折了，到处都是残花败叶。
林志伟：你看这，有警察往上拖车的痕迹，和电视上说的地址挺像的。
洪石榴：是这。铁锁他爹往市里的批发市场送花经过这。
柴明远听着。
洪石榴掏出酒瓶子来，悲伤地说：铁锁他爹，你这一走，扔下我和铁锁，日子可怎么过……
林志伟点着一支烟，夹在两块石头之间，然后默默地站在一边。
洪石榴说得伤心，哭了起来。咬下瓶盖，把酒倒在山坡上，说：他爹，平常我不让你喝酒。总怕你出事，没想到你还是出了事。你愿喝，这是刚给你买的，你就喝个够吧。我再也管不着了。
铁锁呆呆地站在一边观望着妈妈。
柴明远把一支香烟拿出来，点燃，用两块石头夹住，淡兰色的烟袅袅升腾。
洪石榴继续地说：你放心吧，我会把咱们的儿子抚养大；我也会尽快催促公安局破案，抓住肇事者，为你报仇。
柴明远默默地听着。
洪石榴家的大棚旁边 日
林志伟开着农用车停在路边，洪石榴从车上下来回身抱下儿子。
柴明远下车，把车上装着的塑料薄膜卸下，放在小棚子前边。
公路上，不时有各种型号的农用车和卡车交相驶过。
公路旁边有一条小河沟，清清的水从沟下流过。
柴明远在河沟里洗手，铁锁来到路边，身边跟着大黑狗。
铁锁：柴叔。
柴明远抬头，看着他：铁锁。
铁锁：妈妈让我给你送饭。
他看见他提着一个布袋，里边装着饭盒。
柴明远起身把饭盒接过来。
铁锁说：我妈说不够吃你吱一声。
柴明远掂掂饭盒份量，说：够了。铁锁，你吃没吃？
铁锁：我回去和妈妈一起吃。
柴明远：你等着我送你回家。
铁锁：不用，我天天在这道上玩。
铁锁说着，朝家的方向跑开了。
柴明远：铁锁，注意躲汽车。
不知道铁锁听没听见，他没说话，一蹦一跳地跑了，大黑狗在后边跟着。
小棚子里，柴明远在烧炕，火在灶坑里噼噼啪啪地烧着。他打开饭盒，是哪种双层的，饭同菜分开装的饭盒。饭是白米饭，菜是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一个是木耳炒白菜。一个小盒里装着咸菜。
这两样菜放在洪石榴家的炕桌上，她和儿子在吃饭。
铁锁：妈，他们都说我爹死了，死是咋回事？
洪石榴压抑着悲伤：吃饭吧儿子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
大黑狗进来了，仰头看着母子俩。
铁锁下地。妈妈说：吃饱了吗？
铁锁：吃饱了我去喂狗。
小棚子，傍晚。
柴明远把用过的饭盒放在烧开的锅里洗干净，放在一边。
他拿着箫出来，坐在门前的一块石头上吹了起来，那悠悠的曲调仿佛倾诉着哀怨的心事，飘出好远，好远。
村里，洪石榴出屋把酱缸帽子戴在酱缸上，依稀间，她好像听见了那悠悠的箫声。
她朝南边看了一眼。
县城里 日
章为民和柳子青在一家汽车修理厂调查，他们在翻看票据和修车登记本。
章为民：从9号到今天的票据都在这吗？
厂主：都在这。
柳子青：有没有修车不开票据的？
厂主：没有。
柳子青不相信地问：没有？
厂主：当然也有小修的，补个漆呀配个件啥的，花钱不多，又是个人的车也没人报销，就不要发票了。
章为民和柳子青走出修理厂。
村南的大棚，林志伟和柴明远正在收拾大棚。
从大棚走过的老姜看见他们，朝林志伟家走去。
村里林家，日。
林嫂正坐在外屋小板凳上切猪食菜，屋门被拉开，老姜手里拎着一大塑料袋礼物进来。
林嫂说：哟，老姜，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！
老姜嘿嘿一笑：有件事想求嫂子帮忙。
林嫂：哼，你一个大能人，啥事能求到我头上？
他们进了屋，老姜把礼物放到炕上，坐在炕沿上。
林嫂把烟笸箩推到他面前。老姜卷着烟，欲言又止地说：你看，我家你弟妹不是已经没……
林嫂明白了说：你是不是惦心上郝强家的了？
老姜又是嘿嘿一笑……
林嫂正色道：我可告诉你老姜，人家郝强刚死没几天，你就打他老婆的主意，缺德不缺德呀！
老姜：话不能这么说。你知道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，顶门立户过日子有多难吗？她不能守一辈子吧？我不惦着还有别人惦着呢。我就是想求你先给她透个话，占个位子嘛……
林嫂：占个位子？你以为这是看电影呢！找别人透这个话吧，我不去。
林嫂把他拿来的礼物塞到他的怀里。
大棚，洪石榴家新的塑料薄膜已经复盖好，林志伟和柴明远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。
夜里。洪石榴家，洪石榴搂着儿子哄他睡觉。
铁锁睡着了。洪石榴把胳膊从孩子的脖子下抽出来，闭上了眼睛。夜色朦胧中看见墙上挂着丈夫的遗像。
突然，门前传来一阵狗叫声……
院子里，狗冲着院外疯狂地吼叫着，一个中年男人小声说：别叫。
夜色朦胧中我们看不见他的面目。
狗还在叫。
屋里，洪石榴警觉地坐起来，爬到窗户前，撩起窗帘一角，不安地朝外看着。一个男人的影子一闪而过。
洪石榴放下窗帘，躺下，大睁着眼睛睡不着了。
新修好的大棚里，日
柴明远在整理花畦，把土疙瘩打碎，把地整平。
又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。
一个男人悄悄的来到洪石榴家院前。狗听见声音狂叫起来。
屋里，洪石榴搂着儿子睡着了，狗一叫，她马上醒了，听着外面动静。
院子外，男人把一根香肠扔进院里。
狗不叫了，看着那根香肠，又围着香肠转，警觉地低咽着。
中年人小声说：吃吧，吃吧，多香啊。
狗抵不住香肠的诱惑，咬住了香肠。
屋里，洪石榴坐起来，撩开窗帘朝外看着，她没看见外面有什么异常，狗也不叫了，回到被窝里躺好。
外面，大黑狗叨着香肠，回到窝里。
那人动了一下，狗嗷地叫了一声，吓得他连忙溜走。
山村的早晨，炊烟袅袅。
洪石榴家，洪石榴正在烧火做早饭，用饭勺搅动着锅里的大米粥，听见儿子在院子里叫：妈妈你快来看呀。
洪石榴急忙出去，铁锁蹲在狗窝前看着。大黑狗躺在窝边，一动不动。
洪石榴过来，叫道：黑子！你怎么了？
黑子没理睬她，她蹲在狗身边，摸摸，发现狗已经硬了。
铁锁问：妈，黑子咋的了？
洪石榴：死了，让不知哪个缺德的给害死了。
铁锁叫着：黑子黑子……
洪石榴：别叫了，叫也叫不醒了。
铁锁还是叫着，叫着叫着哭了起来。
洪石榴把儿子揽过来，也心酸地说：黑子呀黑子你这个馋嘴的东西，你要不是馋，能叫人给害死吗？
林嫂听见铁锁的哭声出来，站在院墙边，看见了：黑子咋了？
洪石榴：不知道是谁给药死了。
林嫂忿忿不平地说：谁他们妈的这么缺德。石榴，骂他个王八犊子！
洪石榴：骂有啥用！
林嫂：你别太老实了。马善被人骑，人善遭人欺。你骂！
洪石榴没骂反倒流起了眼泪。
林嫂站起来骂道：你不骂我骂！都给我听着！是谁害死了郝强家的狗！有胆量的出来。老话说，踹寡妇门扒祖坟，那是缺八辈子德的事，断子绝孙，有儿子没屁眼，生闺女入娼门。人家狗招你惹你了，你给下毒药害死！
左邻右舍纷纷出来看，同情地说：真是的，谁这么缺德！人家郝强的骨灰还没凉呢，真缺老德了。
在左邻右舍观望的人群里就有老姜，听着人们的骂声就显得有些尴尬。
村街上，洪石榴推着一个小推车往山里走去。车上放着死狗和铁镐铁锨。铁锁在旁边帮妈妈推车。
路过老姜家小卖店时，老姜出来，看着死狗，装作不知情地说：石榴大妹子，这狗咋的了？
洪石榴：不知道让哪个缺德的给害死了。
老姜看着她的背影……
铁石岭山下，有一片松林，在一株树上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：铁石岭人郝强长眠在此树下。
洪石榴在树下刨坑，铁锁在一边抱着死狗。
洪石榴边挖坑，边说：铁锁他爹，黑子给你做伴来了。
洪石榴费力刨好一个坑，从铁锁怀里抱过黑子。铁锁不肯给，她硬夺过来。铁锁舍不得，嗷的一声哭了。
洪石榴把狗放进坑里，铁锁跳进去说：妈，不埋，不埋……
洪石榴到坑里抱住儿子，说：好儿子听话。黑子给你爹做伴去了。好儿子，听妈话。
洪石榴把儿子抱出来，用锹填土，边填边说：黑子黑子，你这辈子在我家没享着福，也没受着罪。享福也好，受罪也好，你对我家没二心。你这一走我还真舍不得。我家孩子他爹没了，你们就能见面了，到了那边你一定找到他，你们也好有个伴。他是个闲不着的人，他出门了，你给看看家，你要是怕孤单，你就跟他去，他认识你，不能撵你……。就是记住，下辈子可别脱生狗……
大棚里，柴明远在播花种。
他听到大棚门口有脚步声，抬头看去。铁锁拎着饭盒袋子站在门口。
柴明远放下手中的镐头，朝铁锁走去。
柴明远：铁锁，黑子咋没跟来？
铁锁不高兴地说：柴叔，大黑狗死了。
柴明远一愣：咋死的？
铁锁：不知道让哪个缺德的人给害死了。
柴明远惊愕地接过饭盒。
洪石榴家门窗紧闭，屋内灯熄着，十分安静。
夜深人静，满天星星闪耀。
一个中年男人扒着院墙，身子一蹿，跳进院子。
这个人悄悄地靠近窗边，耳朵贴着窗户听听里边的动静，然后去拉门，没拉开。门在里边挂得很死。
拉门的声音尽管很轻，还是让洪石榴听到了，她一惊，坐了起来，穿上衣服，想了一下，下了地，摸起放在墙角的劈柴铁斧，走到外屋门前。
门外还是有人在拉门，洪石榴突然大叫一声：谁？
拉门的动作停了。
洪石榴：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劈木头的铁斧在我手里，你只要进来，我就让你脑袋开瓢。死在这里可是白死。你想好了，想死就拽门。
门外那人，突然一转身跑了。
洪石榴冲着门外说：有种的你把名字留下，别偷偷摸摸的。
他跳出院墙跑开，跑得太急，撞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差一点摔倒。
两个男人狠狠地互相盯视着对方，跳墙者先跑了。
洪石榴从门缝朝外看着，她惊异地看着外边那两个人。看不清是谁，只看出两个男人的影子。
一个人趔趄着跑了，另一个人也走了。
洪石榴这才身子瘫软无力地坐在地上，满脸虚汗。
片刻，她站起来，回到屋里躺下。
她大睁着眼睛，看着熟睡的儿子，把儿子揽在怀里，悄悄地哭了……
大棚里，柴明远用喷壶为播撒在地里的花种浇水。
洪石榴家。日。
洪石榴在炒菜，是木耳炒肉。旁边已经放好一个炖大豆腐。
屋里炕上放着一个炕桌，铁锁往桌子上拿碗筷。
洪石榴：铁锁你去叫柴叔吃饭吧。
铁锁：不给他送了？
洪石榴：让他到家里吃。
铁锁：哎。
大棚里，柴明远压机井往喷水壶里灌水。
灌满水继续往花上浇水。
门口传来铁锁的话声：柴叔，我妈让你到家里吃饭。
柴明远扭头看着铁锁说：叔不去，这儿活还没干完呢，还是你拿来吧。
铁锁：我妈说让你到家里吃。
柴明远：叔不去。你还是拿来吧。
铁锁跑出去了。
洪石榴家，她打开一瓶白酒，拿出酒杯放在炕桌上。她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。
远远地看见铁锁一个人跑了回来。
洪石榴若有所思地拿过一个红色的塑料盆，把四个菜一样一样地装到盆里。然后用一块屉布把菜蒙上。
大棚里，柴明远仍在浇水。
洪石榴和铁锁出现在门口，她看着柴明远认真地浇着水，好久没有说话。
铁锁：柴叔。
柴明远这时才看见门口站着女主人，端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盆。
柴明远：老板……来了。
洪石榴一笑：我是啥老板。
柴明远：老板－－娘？
洪石榴笑道：叫得这个别扭。
柴明远：我不是给你打工嘛。
洪石榴：就叫我郝嫂吧再不就叫洪姐，石榴姐都行，千万别叫老板老板娘，听着别扭。吃饭吧小柴，今天多做了两个菜，寻思让你到家去吃，你不去。铁锁一个人也拿不了。
柴明远：这儿的活多，我……
洪石榴：活多也得吃饭，吃了饭再干。
小棚子里，盘盘碗碗的四个菜都摆在小炕上，当然还有半瓶白酒。
柴明远进了门一愣：郝嫂子，你今天这是……
洪石榴：你也来好些天了，一直没好好招待招待你。
柴明远：郝嫂你太客气了。都坐下一起吃吧。铁锁上炕里。
洪石榴：我们吃过了，这是特意为你预备的，你就吃吧。
铁锁不明白地看看妈妈。
洪石榴：铁锁，你先出去玩会儿，妈和柴叔说了话就回去。好儿子听妈话。
铁锁出去了。
柴明远：我不喝酒。
洪石榴往他的饭碗里倒了一点白酒，说：少喝一点。
他坐下来吃饭，他看着洪石榴，觉得不对劲，说：郝嫂子，你有啥事吧？
洪石榴平静地说：昨天夜里的事我都看见了。
柴明远一惊：你都看见了？
洪石榴：他撞到你身上的时候，我正握着一把大斧站在门里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管谁进来我都会让他脑袋开瓢。
柴明远好像没听明白似的呆看着她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洪石榴又说：谢谢你帮了我。
柴明远还是怔怔地看着她……
县城里。章为民和柳子青到一家冷饮店坐下，女服务员端来两个冰淇凌，放在二人面前。
章为民：咱们这个县就这么几家修理厂，难道撞他的车没受伤？
柳子青：老章，你能肯定农用车是被撞下去的吗？
章为民：有这个可能。
柳子青：如果撞了车就不能不受伤。
章为民：子青，你说撞郝强车的和送郝强上医院的，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
柳子青：你说呢？
章为民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
柳子青：我想有两种可能，一是有人撞了他，二是他自己滑下去的。
章为民：嗯。
柳子青：如果是撞车，也有两种可能。一是那个撞郝强车的人，一看出事就跑了，后来有过路车发现有车翻了，就把人救了；二是撞车的人把郝强救了，看到他死了，跑了。当然也不排除自己滑下去的可能。不论哪种情况，我相信那个送他上医院的人说的是真的。
章为民听着：为什么？
柳子青：我当交警时间不长，大多撞人的肇事司机都逃逸。何况那天又是在山路，夜里，风大雨大，现场很容易被破坏掉，逃逸成功是可能的。
章为民既像是询问又像是在思索：会不会是撞车的司机把人送到医院又逃逸了呢？
柳子青：他要是真想逃逸，他就不能救人。你想啊，万一他由于什么原因逃不了了，不等于把自己暴露了吗？
章为民点点头：有道理。子青，问你个问题。有一个城市发现一起杀人案，警方在现场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也找不到任何目击证人。可是很快警察就把案子破了。你说怎么破的案？
柳子青考虑着，说：没有线索又没有证人，还能破案？这不大可能吧!
章为民笑了说：这个问题容你慢慢想。再问你个问题。
柳子青：啥问题？
章为民：有一辆大巴士出了车祸，满车是血。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受伤，你是说怎么回事？
柳子青分析着说：血流满车却没有一个人受伤是不可能的事。
章为民指着自己的头，示意道：要脑筋急转弯？
柳子青：再转弯他也得有人受伤。要不哪来的血？
章为民：我告诉你？
柳子青想着，说：不用。我知道了。
章为民：啥？
柳子青：动物，牛猪羊了什么的。
沈子青：啥意思，大巴士拉牛羊？
柳子青：对不对吧？
章为民：不对。
柳子青：不对？
章为民：不对。拉的是血浆。
柳子青：哎，你不是说是大巴士吗？
章为民：是巴士啊。谁也没说巴士不准拉血浆吧！
看着柳子青尴尬的神态，章为民得意地笑了起来。说：子青啊，考虑问题不能一条道跑到黑。
柳子青似有所悟。
铁石岭村洪石榴家大棚旁边的小棚子上了锁，窗户也关上了，钥匙放在外边的窗台上。
林志伟家，林嫂在院子里洗衣服，一个老式单缸洗衣机放在压水井旁边。林嫂从里边拿出洗好的衣服，用手拧去水，搭在横在院子里的晾衣铁线上。
洪石榴：嫂子，你说那个打工的怎么也不打声招呼，说走就走了？
林嫂：走了？
洪石榴：可不走了嘛，你看这钥匙都扔下了。
林嫂：他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大事啊？他来的时候说老婆出车祸在家里，是不是不行了……
洪石榴：有什么大事说一声啊，我也不能不让走。哎，是不是他多心了？
林嫂：什么多心呢？
洪石榴：昨天夜里，有人知道我家的狗没了就跳障子。我听见动静不对，拿了大斧在门口好一顿骂，把那人吓跑了。正好和一个人撞到一起……
林嫂：是谁？
洪石榴：天黑看不准，我看好像柴明远。
林嫂：跳障子那个人是不是老姜？
洪石榴：好像。
林嫂：准是那个缺八辈子德的，大黑也是他给药死的，跑不了他。
洪石榴：我越想越纳闷。昨天我就做了几个菜，说是谢谢小柴，是不是我的话没说明白让他听拧了。
林嫂：你咋说的？
洪石榴：我说，我握着大斧站在门里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不管谁进来我都会让他脑袋开瓢。
林嫂：准是这么回事。你是疑心人家，还怪人家没听明白。
洪石榴：要是你，你不疑心！咋就那么巧，两个人撞到了一块儿？他来干啥？
林嫂：看样子柴明远不像那样的人。
洪石榴：事后我也琢磨，怕冤枉了他，过去一看，人没了。
林嫂：是不是临时有事出去呀？
洪石榴：要是临时有事还用拿行李吗？行李也不见了。
桥头镇的砖场打更室内，柴明远枕着行李在睡觉。
林志伟进来，坐在他身边，说：醒醒，醒醒。
柴明远睁开眼睛，看是林志伟，坐了起来。
柴明远：你咋来了？
林志伟：咋的了？谁得罪你了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。
柴明远睁开眼睛，坐了起来：我是好心落个驴肝肺。
林志伟：咋回事？
柴明远：洪石榴家的狗叫人家给下毒毒死了，明摆着是有人在打她的主意。夜里我就到她家房前房后地转悠几圈，没想到那天就碰上了一个跳他障子的人。洪石榴准是误会了，以为我也是跳墙偷鸡摸狗的人。第二天她炒了几个菜，表面上说是谢谢我，实际上可不是那么回事。她以为我和那个人一样，也是想跳她家障子。你说我在她心里是什么形象？我在她家干还有什么意思？
林志伟：嗨！什么大了的事还至于你这样？你和她说一下不就行了吗？
柴明远：我说了她能信吗？
林志伟：她不信不是还有我吗，跟我说一声，我给她解释一下不也没事了吗？你呀你呀！跟我回去。
柴明远：不。
林志伟：跟我回去。
柴明远没吭声。
林志伟：走吧，洪石榴也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怕冤枉了你，叫我过来问问是咋回事。没事了，回去说清楚就行了。走吧走吧。你不是还要挣钱给老婆治伤嘛？
柴明远口气也软了下来：我今天不去了。
林志伟：咋的？
柴明远：在这打更的老贾头出去办事了，让我在这给他看着屋子，我得等他回来再走。
一辆长途汽车驶入一个小城镇。
柴明远坐在车里的靠窗户的位置上，朝外边看着。
路边有一家小饭馆，门上的标牌十分醒目，这是家专营狗肉的饭馆。门前的树上拴着两条大黄狗，显然是用来食用的。
柴明远对售票员喊道：停车，我下车。
售票员：没到站呢。
柴明远：我知道。
售票员：车可不等啊！
柴明远：不用等。
车停了，柴明远下了车。
车开走了。
柴明远来到狗肉馆前。
饭馆里走出一个叼着烟的壮汉，手里拿着一把尖刀。
柴明远停下来，对那人说：大哥，这狗卖不卖？
壮汉奇怪地看他一眼：到狗肉店买狗？
柴明远说：我看这狗挺机灵的，我想留下它。
胖子：狗是人家狗肉馆买的，你想买？
柴明远：这么的吧，你把这狗卖给我，我养它几天。
胖子：别人家的狗你养不住。
柴明远：没事，我养得住，你说要多少钱吧。
胖子：这事你得和老板商量，我说了不算，我是给他家杀狗的。
柴明远：你先等等再杀。
壮汉：去吧。
柴明远进了酒馆，问：谁是老板？
走过来一个中年女人，说：来，吃狗肉嘛？我家的狗肉……
门前，黄狗警惕地看着杀狗人，杀狗人也看着它。
屋里，女老板笑了对柴明远说：看这位大兄弟对媳妇挺好的，行了，两条狗你选一条，给我三百二百的你带走吧。狗要是跑了，你可别怨我。
柴明远：跑了算我的。
门外，大黄狗哀怜地看着柴明远出屋来。
柴明远从包里拿出一根香肠一块面包，放到黄狗面前，说：都说狗通人性，你可是我从刀口下救出来的。我不杀你，想让你跟我到一户人家，帮她看看门，别让坏人进来欺负女人。你吃吧吃吧，这是我自己在路上吃的，都给你了。
周围的人都看着他，狗吃起了香肠和面包。
待大黄狗吃完，柴明远拿出一个口袋说：大黄狗，你别咬我，我把你装起来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不想让你记住这条道。你进来，我送你进山。
狗看看他，见他没有恶意，钻进口袋，柴明远把口袋嘴扎上。
铁石岭村，傍晚。
一辆大卡车在洪石榴家房后停下，柴明远从驾驶室里下来，踩着车轮上了车把装在麻袋里的狗抱下来。
柴明远到驾驶室边向司机道声谢，司机说不必客气，把车开走了。
洪石榴家，正在烧火做饭的洪石榴看见柴明远来了，迎出来。
院子里，口袋里的狗不安分的动着，小声的哼着。
柴明远：嫂子……
洪石榴笑了说：他叔你回来了。那天是我误会你了。
柴明远：不说那事了。你看我给你带条多来。你家不能没条狗，正好看见路边有人要杀狗，叫我给买下来了。
洪石榴立刻感动得鼻子一酸，眼睛里涌满泪水，说：这让我说啥好。
柴明远：郝嫂子，你啥也不用说。一个女人带个小孩子，家里没狗，晚上睡觉都不踏实，担惊受怕的。把狗食盆子拿来，再拿条拴狗绳子。
洪石榴把狗食盆子装上剩饭，端过来。
铁锁从院外跑回来：妈……
洪石榴：这孩子，看见你叔来了也不说个话，叫柴叔。
铁锁：柴叔。
柴明远答应一声：哎。
铁锁：柴叔，这里边装的是啥？
柴明远：是条狗。铁锁，这狗刚到这，认生，你离它远一点，别让它咬着。
洪石榴：铁锁，你把拴狗的绳子拿来。
铁锁听话的跑开去找绳子，很快拿过来，说：给你，柴叔，这是拴狗的绳子。
柴明远把扎口袋的小绳子解开，慢慢的松开口袋口，狗慢慢的钻出来，柴明远怕它伤人，用胳膊夹着狗。
柴明远边放狗边和狗交流，说：狗呀狗，我不知道你叫啥名，你眼睛有个圈就叫你四眼吧。行吗？
狗哼了一声，看看洪石榴又看看铁锁，到食盆子前吃喝起来。
柴明远又说：四眼，这是你的新家。这是铁锁，这是铁锁妈，你要记住，这是你的亲人，不能咬，别人来了你可别客气。听着没有？
四眼在吃着，耳朵抖动着，仿佛听见了。
铁锁：柴叔叔来了也不能咬。
柴明远笑了，亲昵地摸摸铁锁的头发，把拴狗绳子拴到狗脖子上，对洪石榴说：他们都说大狗养不住，你别松开这绳子。我来的时候用口袋装着，它不知道路。可也得防着它跑了。
柴明远站起来：我去大棚了。
洪石榴说：在这边吃了饭再走吧。
柴明远：我在路上吃了。
洪石榴：你家里咋样？我还以为你回家了呢。
柴明远：还是老样子。
洪石榴：对了，他柴叔，这狗花多少钱？
柴明远：郝嫂子，这狗就算我送你的吧，也没多少钱。
洪石榴：那哪行，你家也等着用钱呢，多少钱？
柴明远：二百块。你看，我不成了买狗的了吗？
洪石榴：两码事。你给我带回一长狗来我就很感激你了，哪能让你花钱呢！这二百块钱加上前些日子的我钱，我都给你。给你邮家去，家里等着钱治病呢。
柴明远：那就谢谢了。
大棚里，柴明远进来，看见花畦里花苗已经萌芽，笑了。蹲下来仔细看着。
柴明远用草编织蝈蝈笼子。
柴明远在草中捕捉蝈蝈然后装到笼子里。蝈蝈在笼子里叫着。
柴明远把笼子挂在门前的一根钉子上。
小棚子外，夜。
柴明远在吹箫，那悠悠的曲调仿佛有了些欢乐。
洪石榴家里，她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出来，把男装挑出来，有外衣内衣。
她拉过针线笸箩，穿针引线，把开线的缝上。她边缝边唱着一支歌：
春山如海，春水绿如苔，
让那白云快飞开，让那红球现出来。
桃花正在开，李花也正开，
园里园外，万紫千红一起开。
风啊，小心一点吹，莫把花吹坏，
桃花红，李花白；红艳艳，白皑皑。
蜂飞来，蝶飞来，百花乐开怀……
好一个光明的、美丽的大世界。
某市里，日。
一家汽车修配厂。章为民和柳子青走出来，上了路边一辆吉普车。
柳子青开车，章为民坐在他一边。
柳子青：行了吧我说老章，都走多少个修配厂了？
章为民：有多少个就走多少个。
柳子青：再讲一个脑筋急转弯猜猜。
章为民：案子不破哪还有那个心思？子青，我以前问你的想好了吗？
柳子青：哪个？啊，就是那个，一没证据二没证人的那个？我还真没想好……
又是一个午间，洪石榴拎着饭盒和一个包袱，领着铁锁来给柴明远送饭。
小棚子里，洪石榴把饭菜盛好放在炕上，炕上有一本书。洪石榴拿过来看一眼，是《花卉栽培》。她正在翻看着，柴明远和铁锁进来了，遂把书放下。
洪石榴：吃饭吧。
柴明远看看那本书，说：种庄稼闭着眼睛种了好几年，种花我还是头一回。
柴明远开始吃饭。
洪石榴打开包袱，取出里边的衣服，说：他柴叔，这是铁锁他爹穿过的，你要是不嫌弃就替换着穿吧。
柴明远：这怎么行，这都是大哥的，你不留个念想？
洪石榴：留了。这些也是他不穿要扔的，一直没工夫收拾就没扔。你要是……柴明远：嗯，我不嫌弃。
洪石榴：脏了就拿家去，家里有洗衣机。
柴明远：嗯。
铁锁发现了挂在钉子上的蝈蝈笼子，上了炕去拿。
洪石榴制止地：铁锁。
柴明远把蝈蝈笼子拿下来：铁锁，拿着，这是给你的。
铁锁惊喜地：蝈蝈。柴叔这是给我的？
柴明远：是给你的。
铁锁接过来高兴地看着笼子里的蝈蝈，逗它叫。他打开笼门，蝈蝈一下子跳了出来，跳到窗台上，跑了。铁锁急了，带着哭音说：柴叔叔，蝈蝈跑了，咋办呢？
柴明远：没事，叔叔给你抓，来铁锁，咱们一起抓。
他们出去了。
他们到一片草地里寻找蝈蝈。
柴明远看见一只蝈蝈，小声说：铁锁你看这有一只。
铁锁伸手去抓，机灵的蝈蝈跳开了。
柴明远一个虎跃，用空手掌把蝈蝈扣住：铁锁，我抓住了。
铁锁高兴地跑过去看着。
不远处，洪石榴看着。
洪石榴带着儿子回家去。
柴明远在门口目送她们离去。
一只青蛙跳跃着从公路上经过，铁锁看见了停了下来。
洪石榴没有注意儿子停下，一个人往前走着。
远远的有一辆卡车开过来。铁锁担心汽车压着青蛙，就去抓。
汽车越来越近。
铁锁只注意抓青蛙，完全忽略了驶来的汽车。
柴明远大叫：铁锁，走开。
汽车越来越近。
洪石榴听见柴明远的喊声，这才想起儿子，急忙回头，才看见儿子在公路上抓青蛙。急忙跑过来：铁锁，快走！
就在大卡车驶过的一瞬间，柴明远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抱过铁锁滚过。汽车这才停下来。
洪石榴惊呆了。
铁锁紧紧地抱着柴明远。
柴明远放下铁锁，上前拉开卡车驾驶室的门，把司机揪下来，一拳打过去：有你这么开车的吗？
司机显然也被险些成车祸的事闹懵了，说：我我是新手。
洪石榴跑过来蹲下身子，抱住儿子说：儿子你吓死妈妈了。
大卡车开走了，洪石榴站起来：谢谢柴叔叔。
柴明远：这车一年比一年多，不管学几天，拿到本就敢上路。你一不小心就出事。
铁石岭村大棚里，换了衣服的柴明远用喷壶为花苗浇水。
洪石榴进来了，有些疲惫的样子。在压水井压水用手接过洗脸。
柴明远过来帮她压水：嫂子，郝强大哥的案子有进展吗？
洪石榴看着他身上的衣服，说：说是还在查。破个案咋就这么难？
柴明远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过了一会儿，说：许是案子多吧。这个案子没破，下个案子上来了。你还真得经常找他们，让他们上点心。
洪石榴：他叔，你说那些肇事撞车的，怎么就那么狠心……他跑啥呢？他不想想你把人撞死了，你还跑了，让人家被撞的怎么活？将心比心，你说说……
说到伤心处，洪石榴落泪了，掏手帕擦着。
柴明远说什么呢？他不知道，索性不说话。
洪石榴：当初我家买那辆汽车是货的款，如今货款期限到了，款没还上。银行还催着让还贷。
柴明远知道她家有困难，就说：我那份工钱不着急。
洪石榴：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咋不急？你家里也等着钱用呢。撞你家里的车，找到了吗？
柴明远：自己家里的人撞的，找到找不到还不是一回事。
洪石榴：你不回家里看看吗？这些日子活不多，你要回去就回去。
柴明远：不用。
洪石榴：有事就说
柴明远：真的不用。
洪石榴：你要是用电话，也别客气。你郝哥的衣服你穿还挺合身的。
柴明远：嗯。
大棚旁边的小河沟，柴明远在洗衣服。
老姜走了过来，酸溜溜地说：你身上这件衣裳我咋看着这么眼熟啊？
柴明远看看他，没答话。
老姜：才来这么几天就檠受上衣裳了，过两天是不是还要檠受人家的老婆呀！
柴明远站起来，甩甩手上的水，冷冷地说：我不认识你。
老姜哼了一声：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。要是识好歹趁早走开。
老姜皮笑肉不笑地走了。
柴明远看着他的背影。
林志伟家，傍晚。
饭桌上放着几样菜，林志伟把一瓶酒拿来，倒满酒杯。林嫂又端进来一碗红烧肉放到桌子上。
林嫂：咱闺女也不来个电话。
林志伟：你这是一做好吃的就念叨闺女。她学习多紧啊哪有时间给你打电话，马上就中考了。哎你看见没有，柴明远穿的衣裳咋那么像郝强的。
林嫂：本来就是他的嘛！哎，你说她会不会对那个人有意思呀？
林志伟：不能吧，郝强的案子还没破呢哪能就什么呢……
林嫂：我过去一趟。
林志伟：你咋说风就是雨，吃完饭再过去吧。
林嫂：我去给铁锁送碗红烧肉。
洪石榴家，傍晚。
石榴母子正在吃饭，林嫂端着一碗红烧肉过来，说：铁锁，给你尝尝好吃不。你舅进城买的肉。
洪石榴：铁锁，谢谢舅舅舅母。
铁锁：谢谢舅舅舅母。
林嫂：不用谢快吃吧。
洪石榴：做多少送这么些来。
林嫂：反正够咱们四个人吃的了。石榴，前些日子老姜让我给你透个话，叫我给巻回去了。
洪石榴明白林嫂说的是什么，没吭声，只是轻叹口气。
林嫂：石榴，下一步你是咋想的？
洪石榴：嫂子你说我能咋想？不把铁锁他爹的案子弄清楚，我什么都不想。
林嫂：倒也是。铁锁才五岁，你的日子还长着呢。
洪石榴：我一个人也能把铁锁养活大。
南边的大棚依稀传来悠悠的箫声。
洪石榴：铁锁快吃，吃完了给你柴叔送饭去。
铁锁答应一声。
洪石榴：嫂子再不你在这吃吧。
林嫂站了起来说：他舅还等我吃饭呢。
洪石榴在院子里喂鸡，拴着的大黄狗听见有人来，吼一声，冲过去，无奈绳子把它限制住了。进来的是表哥林志伟。
洪石榴说：四眼，别叫。
狗不叫了，看着林志伟进来。
洪石榴：吃了吗？
林志伟：嗯。石榴，你家这四眼挺管事。
洪石榴：可不是咋的。有了这狗夜里睡觉踏实多了。
林志伟：柴明远这人，你别看他不言声不言语的，心里还挺细的。
洪石榴：表哥，你说柴明远这人咋样？
林志伟坏坏地一笑：咋的？有想法了？
洪石榴正色道：说啥呢？我是说他来这么些天了，干活是没说的，也不讨人嫌。可是，总没听他张罗给家邮钱，他不是欠了不少债嘛。
林志伟不以为然地说：他不张罗邮钱那叫善解人意，他要是总张罗邮钱，不是朝你要工钱吗……石榴，你咋不趁天好，把房子收拾收拾？
洪石榴：我也正想这事呢。这房子一到雨天就漏，早晚都得收拾。可……
林志伟：咋的？
洪石榴：郝强买车的贷款到期了，银行总催还贷。案子破不了，肇事车找不到，赔付的事就指望不上。处理郝强的丧事又花了不少钱，手头就不咋宽裕了。
林志伟：不宽裕该花的也得花。房子不能看着它漏，越漏窟窿越大，晚修不如早修。再说，家里有人打工不用另找帮手了。
洪石榴：你说得也是。
林志伟：修房子的事，我和你嫂子商量过了，先从我家拿点钱。
洪石榴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林志伟：你也不用愁，是我借你的。你啥时候有啥时候还呗。
桥头镇砖瓦厂。林志伟把车停在路边下车，进入砖瓦厂内。
打更的老头正在一小块菜地上摘菜，茄子豆角啥的装在一个瓷盆里。
林志伟进来：大爷，这菜是你自个种的？长得不错呀！
老刘头：不自己种你来给我种啊？今天咋这么闲着？
林志伟：想买些瓦。大爷，你们这还有瓦吗？
老刘头：有倒是有，我说了不算，你得找场长。
林志伟：大爷，你和柴明远挺熟的吧？
老刘头：不是跟你去了吗？咋的问起他了？
林志伟：我看这人挺本分的想给他介绍个对象，可是他说他有家了，老婆叫车撞了。
老刘头：他老婆叫车撞了？没听说他有个老婆啊？他在这儿的时候我们爷俩倒是常唠嗑，没听他说过家里有老婆，更没听说家里有人让车撞了！这孩子，嘴倒是够严实的。
林志伟：他家是哪儿的？
老刘头：北边，黑龙江那边的。
铁石岭村，洪石榴把院门打开，林志伟把汽车开进来。车里装着的是瓦和油毡纸。
洪石榴：这么快就拉回来了。让小柴来帮卸车吧，铁锁！叫你柴叔过来帮帮忙。
铁锁答应一声，跑开了。
林志伟：石榴……
小棚子里，柴明远抱进一抱已经晒干的花秧子，抓一把塞进灶坑里，划火点燃。然后拿过炕上的《花卉栽培》，边烧火边看起书来。
铁锁跑进来：柴叔，我妈让你去帮干点活……
洪石榴家，汽车旁边，林志伟掐灭烟头，扔开。
洪石榴疑惑地问：这么说他是说了假话？可他为啥没老婆偏说有老婆呢？还编老婆让车撞的鬼话？他啥意思？
林志伟：现在我们还不能说他是说了假话。也可能是真的他不愿说出来，有话不说一个人闷在心里的人也不是没有。
洪石榴：不对，像这种事是没有必要瞒着谁的，尤其是老刘头。这样，一会让我嫂子过来，我们做两个菜，晚上和他会一会。
林志伟心领神会地嗯了一声。
他们开始卸瓦，刚好柴明远也来了。
林志伟：小柴，来帮卸卸瓦。他家的房子漏雨，得收拾收拾了。
柴明远哎了一声，麻利地打开后车箱板，往下卸瓦。大黄狗看见他叫了一声，就不叫了，过来看着他。
柴明远也看着它：四眼。
洪石榴到表哥家去了。
林志伟一边卸瓦一边说：刚才铁锁他妈还说，家里有这条狗，夜里睡觉踏实多了。
柴明远：像她家这样，哪能没条看家狗！
二人一起干，瓦卸得快多了，他们把卸下来的瓦靠墙整齐地堆成一长溜。
屋里，洪石榴和表嫂在准备做饭做菜。洪石榴掏出十元钱来，说：嫂子你去小卖部买块肉去。
林嫂：你去吧我在家。
洪石榴拿出一个空瓶子说：再打一斤酒。
林嫂：酒我家有。
洪石榴：你有不是你的嘛！再说我不愿意见老姜。我到院子里摘点菜。
林嫂接过钱一笑，说：哎，城里人说中年男人有三大喜事，你知道吗？
洪石榴：啥？
林嫂：升官、发财、死老婆。
洪石榴：死老婆也是喜事？
林嫂：死了老婆就可以再娶呀！我看呐中年女人死老公也是喜事！
洪石榴：瞎说啥呢！
林嫂：死了老公，就有人惦心啊！
洪石榴扬手去打，林嫂跑开了。
洪石榴到外屋拿个盆来到菜园子里，对还在卸车的表哥和柴明远说：表哥、小柴，晚饭都在我家吃吧。
柴明远：不用。
林志伟说：小柴，咱哥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在一块喝过酒呢。
小卖部里，一条五花肉包在一张纸里放在柜台上。老姜用酒提从酒罐子里往林嫂拿来的空瓶子里打酒。
老姜嘻皮笑脸地说：林嫂我求你给过的话，给过了没有？
林嫂：过啥话？有啥话不会自个儿去说？
老姜：老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咱好歹也是本乡本土，守家待地，知根知底。
林嫂：你呀，你就积点德吧。
林嫂拿过瓶盖盖到瓶口上，又拿过肉和老姜找的零钱，转身走了。
洪石榴家，外屋里，她已经把摘来的豆角、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、土豆等蔬菜，又都洗干净，放在盆里，然后拿过菜刀切土豆。
林嫂回来了。
一个炕桌放到炕上，桌子上摆着刚刚炒好的菜。两个男人上了炕，洪石榴又拨出一份菜来。
林志伟问：这是干啥？
洪石榴：让铁锁到一边吃去，不让他上桌子瞎搅和。
林嫂：就一个孩子搅和能搅和到哪儿？铁锁坐在舅妈这。
她把地上的铁锁抱起来，放在自己身边，又给他备份碗筷，铁锁拿起筷子。
洪石榴也只好由她。先后给表哥、柴明远斟满酒，又给林嫂倒上，说：嫂子你也喝一点。
不容林嫂同意，她把酒倒上了，倒了小半杯，林嫂说：行了行了。
洪石榴也给自己倒上酒，说：郝强没了之后，表哥表嫂没少帮我忙，这又帮我收拾房子……
表哥：你这么说不是外道了吗？
林嫂：就是嘛，咱们是实在亲戚，谁跟谁呀！
洪石榴：铁锁他柴叔到我家也好些天了，也为我们娘俩没少操心。那天还让我误会了，差一点冤枉了好心人。
柴明远：那点事就不提了，帮忙也都是应该的，不必客气。
洪石榴：你们说是应该的，我心里有数，今天我敬你们一杯酒，谢谢了。
她这么一说，大家就都喝了。二个男人仰脖把酒喝光，二个女人抿了一小口。
铁锁看着这些就觉得挺新鲜，边吃边看着说：我也喝。
洪石榴用筷子头沾了一点酒让孩子舔了一下：就一下啊，好了，吃饭吧
女主人给大家夹菜，倒酒，劝吃劝喝，气氛很是和谐。
洪石榴看一眼表哥，说：他柴叔，你家他柴婶让车撞伤，我家铁锁他爹让车撞死，到现在案子没破，咱们都是受害者……
林志伟连忙接过话题，说：明远，今天我去桥头镇砖瓦厂买瓦，碰见了打更的老刘头，他直埋怨你。
柴明远一愣：埋怨我啥？
林志伟：他说，小柴这小子，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咋还对我保密？他没听你说过家里有人被车撞伤，也从没听你说起过有老婆。你是不是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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